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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的学习、工作经历都是在教学、研究

院校中度过的。祖辈任职官署(祖父娄春蕃，历

任直隶总督幕府。外祖卢木斋，自学成才，以

数学见长受到知遇，曾任直隶学务处督办、省提

学使)，目睹满清王朝腐朽，中国屡遭列强侵略，

不断瓜分领地，老百姓受苦无穷!为挽救国家危

亡，必须革新教育，勉励后辈，发奋图强。两

家志同道合，遣送子女辈出国学习深造，使我的

父母在联姻后得以协同留学美国四载，于满清帝

制颠覆前夕回归。民国初建，祖父不幸逝世。在

外祖父卢木斋的引领下，两家通力协作，开发地

方实业，卓有成效；同时，继续发展教育，多

年来由母亲姐妹们开设蒙养园，创办木斋小学、

扩大为天津知名的木斋中学。外祖父曾资助兴办

南开学校，捐建大学图书馆。日寇侵略华北的前

夕，该馆和大部分南开建筑被日机炸毁，成为京

津三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南迁的导火

线。外祖父到处兴办教育的作为、务实创新的精

神，对我教诲至深。我出生时正值辛亥革命, 政

权几度反复, 华北军阀拉锯混战, 日寇蚕食入侵, 家

居平津，濒临危亡！我幼年多病, 闭户避乱养疴，

幽居寡和，无缘接触广大社会与生产实际，不善

人事酬应；心情抑郁，莫知所从；政事复杂, 奈

难投入。矢志追随祖辈的后尘，从事自然科学的

教学研究事业。

1928~1939 期间，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与北

平清华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美国Minnesota 大

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我初进大学时，

对物质科学多少经过些训练，对生命科学却认为

过于神秘莫测，难以参透。大学课程介绍了Dar-

win 的生物进化论， 生物界的复杂多样性是由自

身适应所在适应环境条件变化而演化出来的；而

Pavlov的条件反射学说对我的启发更为有力：大

脑学习的复杂过程竟然可以通过简单实验来说明，

于是打算第二年转学到清华的心理系。不巧该系

教授出国筹划建系事宜，暂不招生。而李继侗先

生又恰巧受聘于清华，由南开转来。殷宏章在南

开，而我在清华，李先生就成为我们在植物生理

学上的启蒙老师。当时生物学由宏观对生物整体

的观察向微观的实验方面的转变正在起步。李先

生在生理实验上，勇于抓住当时开始变得活跃起

来的光合作用研究、生长素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

两个新项目开刀；善于设计简单的检验技术，做

出有创新意义的结果来。我们二人对他在国内仅

有的条件下，能够“大题小作”，深有体会。

本着这个精神，后来殷宏章从事光合作用中磷酸

化的机制；我则致力于激素类信号传递，用来探

讨植物以整体的生理活动适应环境条件变化的生理

过 程 。

Darwin晚年撰写过3本关于“植物运动”的

专著，主旨在于证明：高等动植物的感应性有共

同的基础，只是在发展的程度、应变行动的表现

上，有极大的差别。他在芽鞘向光性的实验中发

现：感光的尖端发送化学信号，促使下段向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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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全程以小时计。然而他在卷须向触性运动

中，20~30 秒内就可觉察到弯卷的迹象，显然需

要有快速的感应机制才能完成。当时初兴的电生

理实验正在起步，发现动物神经 - 肌肉对刺激的

感应性是由电脉冲信号来传递、以原生质的伸缩

来执行；食虫植物的捕虫器对刺激的感应性也有

类似迹象。他大胆地建议：卷须能够快速地向支

柱弯曲乃是由“神经 - 肌肉机理”来操纵的。在

《植物运动》全书的总结中，他甚至把胚根尖端

感受刺激的灵敏度和蠕虫的头脑相比拟。协助他

进行这项工作的长子F. Darwin 则从叶片上感应性

表现强劲的气孔运动着手，气孔又成为探讨运动

机理的模式材料。

芽鞘向光性要靠化学信号传递的实验结果给

后代生理生化研究人员开创了崭新的领域。他们

通过协作而陆续发现了生长素与其化学结构、模

拟产物的合成，以及利用这些制剂对植物多种行

为的调控。这样，植物生理就继“化学施肥”

之后给农业做出了第二项大贡献。恰巧相反，他

的设想——卷须的快速弯曲的活动是按照动物的

“神经 - 肌肉机理”来完成，当即遭到植物生理

大师Sachs 等的激烈反对，理由是：植物没有神

经纤维、肌肉结构，何从执行电波信号的传递与

反应？而且这样离奇的设想和传统上“荤素分

明”的观念极其违背，长期不能被大众甚至植物

学者所接受，从而受到冷遇。其实，国际上还

有个别研究人员(如西欧的Bünning、Umrath)专门

从事高等植物电生理的研究。我有幸看到印度的

Bose用自制精密仪器在敏感植物中证明电波传递

确实遵循动物神经电波传递的基本规律，决心在

研讨“化学调控”之外，向更适合我平素训练

的电波信号传递方面发展，先从敏感植物入手。

1932年清华毕业后，我应征广东岭南大学半工半

读的机会，从此，我才真正地直接接触到实际社

会，逐渐走上自立谋生的道路。在地处亚热带的

广东，易于采集到敏感植物、做些初步实验，工

作两年获得硕士学位。1934~1939 年，在美国明

省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继续做敏感植物电生理与生

物钟的研讨。

李先生根据本人的林业训练，特别重视国内

的丰富植物资源与广阔生态环境的关系。他经常

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调查，不断跟踪全国范围内生

态环境的变化、野生植物资源的调查与利用，特

别对山野的自然植被遭受历代砍伐、滥用，导致

生态条件日趋恶劣。他竭力主张封山造林，来防

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平衡。

从满清末期起，日本就不断节节入侵，我在

美留学时期，东部滨海省分陆续被日军占领，清

华、北大、南开先在长沙临时合并随即搬迁昆

明，在抗战大后方建立西南联合大学。李先生带

领学生由长沙徒步远征到昆明，沿途调查生物资

源情况。他在植物生态与资源利用方面的不懈努

力，培养出以国际知名的吴征镒带头，解放后大

显身手、贡献昭著的一流人才。我羁留美国时，

曾一度参加清华校友马祖圣等在芝加哥主持筹办学

生会的工作，在唐人街、教育界宣传抗日，捐

款救济灾民，但杯水车薪，仅略表衷心！留美期

间，最关怀我的慈母逝世；抗战胜利前夕，热

心协助办地方实业的父亲，在我们兄弟由大后方

回归前，就与世长辞，未能一起庆祝胜利，令

人痛心。正是他在强敌占领国土的顶峰时期，敦

促我们子女留守或暗渡到西南大后方的。

清华农业研究所随校迁到昆明，1938年由汤

佩松先生筹划，增设植物生理室。汤先生知识根

底雄厚，广交博览，不拘一格；对学科发展富

有远见。他献身生物科学，异常活跃的一生，在

他自己撰写的《为接朝霞顾夕阳》(1988 年，科

学出版社)，为广大读者所称道，可见端的！殷

宏章和我先后在南开、清华，再留学美国攻读植

物生理。我和他交往 60 余年，对他淡泊名利、

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科学理论上有独到见解，

应用上有实际成就，培养青年自行创业上、循循

善诱，深有体会(详见我在 2002 年《植物生理学

通讯》登载的《甲子聚首追忆》)。我们二人有

幸都被邀参加该室的新建工作，他在美国先我一

年结业，当即归国就任西南联大教职，兼任植生

室研究工作。我次年结业后，也当即绕道越南，

赶回昆明植生室就任。该室和西南联大生物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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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舍连在一起，得与系中同人时常往来，偶尔讲

授专业课程。巧遇世交祝宗岭，才在该系毕业，

异地寄居时重逢，倍加亲切，她家居重庆，随

即在中央大学生物系罗宗洛教授门下任职。转年

暑假，我去重庆访问，就在日机“大轰炸”下，

结为终生伴侣。罗先生治学踏实、严谨，言行

耿直，待人宽厚，领导全国植物生理学发展趋

向，扩大了这学科的覆盖领域。 他多次对我们夫

妇工作、生活热诚指导、帮助，摆脱困境。

我们婚后随即返回昆明复职。才不过三月，

研究室与新租房舍都被日本飞机空袭炸毁。植生

室随农研所迁移到西郊的“大普集”村落，在

倚山修建的果园内，重起炉灶，和研究所其它几

个单位(无线电、金属两研究所和藏书室)的建筑

连接一起。所址虽处穷乡僻壤，但背有绿谷碧

潭，可攀登游泳。城居亲友、院校师生不时来

访问、交谈；借业余无线电讯，了解国际风云

动向。植物生理的试验加工室、图书集会室，温

室菜圃、水电装置，以及汤佩松、殷宏章和我

的家属三户，陆续增添的青年员工宿舍和王伏雄

一户都集中安排在同一大院内。工作不论昼夜假

休，研讨课业，相互切磋；休养则游园操练、

赛球戏牌、齐歌群舞，围绕篝火欢度佳节。尽

管生活艰苦(初期日寇一度曾越过长沙朝西南前

进，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被切断，全所同仁连夜

警备，以防不虞，甚至打点行装，计划西迁。

冬季年关来临，预防强盗抢劫，轮班守夜。) ，

笃信抗战必胜。同心同德，体态健旺，心情舒

畅。只是战乱拖延，物价累涨，供应锐减，工

资入不敷出。多方筹划，靠副业收入弥补(宗岭

在家刺绣绸巾，我参与电解食盐产氯厂的设计安

装工作)，才能应付。回忆 60 年来，和祝宗岭结

伴生活共度，一起致力植物生理教研工作。数度

搬迁、纷乱的遭遇，以及教材、专论、译著的

编写，多靠她认真地安排、整理、校阅，得以

顺利完成。不幸她于 2001 年离我逝世。汤、殷

二人终生从事植物生理的教研事业，各有分工。

我们三人长期相处，交谈议论中，我的见解偏

狭，工作偶遇挫折，他们见多识广，给予指点、

鼓励，使我受益良多。

抗战8 年期间，清华研究院在大后方兴建的

5个专业研究所(上述三所之外，在昆明城郊还有

航空、国情普查两所)统由叶企孙教授主持，把

稳航向、排除干扰、统筹规划。当时大后方缺

乏将专业知识与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和操作的条

件，大都致力于调查规划，探讨基础理论, 培养

新秀、养精蓄锐，为胜利后建国兴业做积极准

备。抗战告终，我随校迁返北京工作，又乘休

假良机，我们夫妇一起赴英进修，在伦敦大学生

物物理室 2 年，继续摸索植物体内信号传递机

理，测量敏感植物感受刺激后，细胞间电阻与电

位的变化情况，初步证实了组织内“藕断丝连”

的原生质是植物体内电信号与电解质传递的有效通

道，归国后继续努力在一些普通植物中获得证

实，答复了 Sac h s 的质疑。我们由英国赶回北

京，正处在解放前夕，我到西郊校址报到任职的

第 2 天，解放军就整队来临。不出 1 年，全国

解放在望，大局稳定，百废待兴，却遭到欧美

列强封锁，必须自谋出路。

田间生产长期经受战乱干扰，农村正值土地

改革，亟待整顿、改组，首先谋求“粮食自

给”。为了集中农业科学各专业人才的力量，清

华、北大、华大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强

调理论结合实际，下放大批人员深入农村，熟悉

田间生产实践。我改属农大后，在亲自参加土地

改革、田间劳动中，才真正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

难、贫苦，农民的勤劳、朴素，以及我国黄土

高原地带丘陵多、人均耕地少、水源缺乏、水

土流失的严重情况。虽然经过土改，发挥农民生

产的积极性，靠推广劳模的高产经验“精耕细

作”、肥大水足，开荒扩种，解决了初期的农

产品欠缺的困难。但是历代的传统作业，近期的

力求自给，过度汲取水源与施用化肥，造成水土

流失与污染加重，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提高农业

生产难以为继。必须发展优良传统，适度采纳现

代化技术，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我曾在

抗战期间探讨植物行为(behavior，在近代生理文

献中常用来表达其生长发育的进程)对环境变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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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的机理的过程中，搜集到国外利用生长激素

制剂调控作物生长发育的资料，曾和室内同人探

索过，用自己合成的激素类生理活性物质，对不

同植物的各部位施用适当微量制剂，就可以促进

或抑制该部位的生理变化，正好用来和农业生产

部门合作，居然做到解决一些作物生产中需要促

进特定器官生长(生根、发芽、结实)的问题。这

项轻便技术通过用在作物生产上有效的示范，得

以在国内迅速兴起、开发、应用。这类人工制

剂由于其随施用剂量的提高从抑制进入杀害的效

应，因而被利用在稻麦田中，杀除阔叶杂草，代

替炎夏大田中耕除草的辛苦劳动。然而这样做法

和传统的多事耕耘抵触，经过承担国内的推广新

兴除草剂的施用、复合剂的节约措施，只能在大

面积国营农场中获得效益，而农村受小农经济经

营规模限制，难于承受。

引为遗憾的是，解放初期，生物科学的基础

理论研究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革新正在复兴，却

受到由苏联引进的农业生物学中，李森科主张的

谬论掀起波折；遗传载体的基因，调控生育的激

素，都当作是形而上学的虚构，不值一谈。幸

而后来在学术争论与政治运动中，经过实践考

验，得到澄清，重新走上正轨。罗宗洛先生在

筹办建立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所，邀汤先生和我

一起兼任研究员职务，暂时在北京校址，另设研

究小组，专拨经费、人员，进行工作。次年在

全国研究规划会议中，我选定担任“植物的感应

性与整体性”项目，探讨有关高等植物如何适应

环境变化。当时植物生理研究中，营养代谢与作

物生产密切关联，高峰迭起；植物感应性的探讨

处在低潮，很少有人问津。不久院所调整中，我

们小组归并到北京植物所生理室，得以和所中细

胞室吴素萱主任磋商、合作，拟定“细胞间原

生质运动机理”研究的新项目。在联合培养的青

年研究生参与下，观察细胞结构成分，检测原生

质生理动态，在这样的交叉协作中，居然得心应

手，有所发现。研究中的新设想时常是依据稀有

的现象拟定的。尤其是我们检验到：衰退细胞的

原生质结构可以降解成高分子的团粒状态，由自

身的动力通过开放的胞间通道向其相邻细胞转移，

应在植物中经常出现的新老器官更替、营养物质

的转换中，占有地位。这样的设想和与传统观念

违背，引起争论，列举缺欠，应属当然。但需

要多方考验、弥补不足，才能逐渐获得大家认

可。我们正在竭力化解一些疑问、弥补漏洞，以

求得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却横遭十年动乱的迎

头一击，教研工作骤然停顿，设备遭到破坏，校

址几经迁徙，人员分散；室内仪器、资料荡然

无存。“一号命令”下达，远迁到陕北延安清

泉沟，未过 1 年，员工、禽畜中，就显现出克

山病的感染、蔓延。校务陷入停顿。宗岭在陕

北工作期间，家住“道镇”，照例按时搭学校

运货卡车进入沟内校址工作。因道路崎岖，在行

车颠簸中，油桶倒下，压碎她的脚板骨骼，全

赖亲朋家小多方料理，往返京陕间，多方就医。

虽然未能及时矫正，还能勉强愈合。

林彪叛亡后不久，校址幸获批准回迁，暂驻

涿州农场；北京校舍曾作别用，亟待修整。迁

回人员只能将大教室用帐幕分隔，供几家共用。

我们夫妇回京后，借居城内斗室。两个男儿仍分

别流落陕北山区教书、学习。我们终日奔走求

援，凭票购物，在居室内举火烹调取暖，勉强

度日。乒乓外交成功促使中美两国就农业进行初

步协作，我侥幸被农业部派去承担招待任务，陪

同美国农业专家访问全国农业生产机关，交流经

验；3 年后又随同我国农业代表团赴美回访，对

比两国农业处境，就如何从我国农业上的优秀传

统，逐步转向现代化的先进道路，有所了解。只

是院校秩序杂乱，穷于应付，无从着手；岁月

蹉跎，前功尽弃。却逢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

居室墙壁向外倒塌，总算幸免遭难。又值 3 位德

高望重的党政领袖相继谢世，前途难测究竟！

所幸十年动乱平息后不久，“四人帮”伏

法，顿现转机。邓小平再度执政，制定了一系

列英明果断的革新政策。给我全家老少带来重新

问世的机遇，各自获得就业或深造的好运。拨乱

反正，对外开放，恢复邦交。经济振兴在望，

各行各业, 亟待更新。国际科技事业进展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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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培养新生, 奋起直追。当时我已年近七旬，

应属引退行列，竟然能再度起用。我们夫妇先赴

由吴征镒主持，遭难较少、恢复较早的昆明植物

所暂住，整理劫后残余资料，追查国际科学进

展，修改教材、拟定研究复新规划。三月后，

蒙上海植物生理所执事们的大力支持，能在上海

重建岗位、召回旧属、配给助手、培养后进，

重整旗鼓。5 年中，靠同人齐心努力，运用添置

电子仪器、显微电镜细致观察、显微录像机的灵

活动态记录，计算机的写作、制图，资料搜集、

分析，理论上对生物属于开放、多层次、自组

织的复杂大系统，加深了认识。旧业得以更新，

设想得以充实。

经过农大校方同意，研究小组迁回北京，规

模扩大成研究室，其中生物化学部分由阎隆飞教

授主持。 植物感应性中，对电脉冲信号的传递有

着两派不同学说：一派以针峰突起的动作电波传

递为主，轻微的刺激就能启动，常见于敏感植

物，但在向日葵等非敏感植物中也会出现；另一

派则侧重在一般植物中都能表现，需要剧烈的伤

害刺激释放出“伤素”类化学信号随蒸腾流转

移，所到处细胞受到信号激发，才能出现起伏不

定的、次生的变异电波。其实，局部伤害激发

的变异电波随蒸腾流低速传递，也可以较低的速

度逆向自行传递。两派的不同主张，已有人提

出，可以用电化学波作为信号统一起来，不同植

物或其部位，随敏感度的高低而表现电波类型的

差异。我组发现动物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在植物电

波传递中也发挥同样的功能。这种递质被运动部

位(卷须、气孔)接受，会激发胞内骨架的伸缩。

我组生化部分由阎隆飞教授主持，从维管束、花

粉管中提取到可收缩性蛋白质并验证其和胞质运动

的关系。高等植物执行“神经 - 肌肉机理”的结

构与表达都获得依据。研究室接连争取到基础理

论研究重点项目，人员递增，设备改善，研究

课题由校级、部级升到国家级。

1984 年，校务走上轨道，针对国内急需建

设，加快前进步伐，我室邀请国内外生物学、农

学专家，或就其生物科学的专长短期讲学，或在

新设的“旱区农业现代化”综合课程，连续 4 年

编辑讲义，出版专集。有鉴于人均水源与耕地的

缺乏，在多种媒体、集会上，倡导大棚育苗移

栽、表层覆盖免耕法，来减少作物田间水土流

失、消耗，给多茬复种争取到时空。当时即使

在滨海农村的经济情况下，犹难于实施，遑论内

地。曾组织校内农学系同人与地方农场协作，解

决实用技术问题。10余年后，乡镇经济振兴，两

项措施，连同化学除草才在农村各行其适地被广

泛应用。

在西欧诸国工业初兴时，开发新土地中，

首先从建立农业着手，大量砍伐林木植被，开

发农田生产，供应工业所需给养与原料。机械

与化学工业从而迅速发达起来；再转过来生产高

效能的支农产品，使得很少的农工就足以承担大

规模的农业经营。我国也曾引用机械农具，大

量施用化肥，掘挖深井灌溉，采用多种农药来

防除自然与生物灾害，借以保证田间作物的产

量。这样做固然能使农业产量与资源的利用率不

断提高，却陆续发觉生态平衡遭受破坏，水土

流失更加严重、地下水位过分下降，长期积存

的大量有害化学制剂，污染了水源、土壤、大

气，并残留在农产品中。这样不仅影响当代人

们健康，甚至给后辈带来祸害。我国历代随地

方人口递增，就曾砍伐山林，开垦坡地、开挖

深井；近来又过度施用化肥、农药，生态环境

的破坏非常严重！

绿色农业的号召应运而兴：主张种植适于合

理利用当地农业资源的多样植物，改变食品结

构，发挥植物自身的同化本领，制造质优、量

多的产品之外，还可设法利用秸杆、枝叶等副产

品，以及挖掘植物潜在的抗逆性，以克服自然与

生物灾害胁迫。长期的统计表明：年度田间作物

产量的盈亏和短期旱涝、寒热等逆境的遭遇密切

相关(毁灭性灾害除外)。而且在维护田野的生态

平衡，回归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间在营养

资源上的相互为用中，植物应处导引地位。究其

实，这也正是今后再度提高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关

键所在！现下植物属性可以运用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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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前成就加以有定向的改变，而其生态环境可

以根据复杂大系统遵循的规律来调整。植物生理

中感应性与整体性承担着连接微观与宏观生命活动

的中间环节，从而逐渐受到重视，迎接大展宏图

的未来！

转眼又是25年过去，我不觉已年逾九旬，业

绩稍有建树，备受国家鼓励、嘉奖，诚始料所

不及。李继侗、罗宗洛、汤佩松、殷宏章等业

师、先辈等，都已先后作古。祝宗岭和我欢度

钻石婚后，于前年悄然离我永逝。现下国际的科

学技术超越过去时空的限制，飞速迈进。我国经

济振兴，处境安稳，生产事业异常发达，各级

领导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争取发展优势。我们的

研究室设备与日更新，青年学者不断来归。切盼

新成员继往开来，运用学科交叉综合探讨，朝向

更宽广的新境界迈进！

历经世界两次大战，频逢外侮内乱，而我们

国家在艰苦奋斗、迂回应战中，日趋昌盛，领

导有方，前景光明。我在青年有为时，承前辈

扶持，毕生不离职守，竭尽所能，得偿夙愿。

追忆往事，偶检得李商隐诗句：“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依稀一生经历，两世为人!

娄成后先生近影


